
这是一个我从别人口中听来的
故事。

别人是个熟人，是我插队营盘洼
时老房东的儿子钱黑牛。我俩年纪
差不多大小，那时候玩的比亲兄弟还
要好。但彼此很多年没有音信了，那
天钱黑牛突然来到省城里的我家，也
不 知 道 他 是 怎 么 按 图 索 骥 摸 过 来
的。钱黑牛用网兜装了一只老鳖，往
我手里一杵，粗声大嗓地说：“你插队
那会儿就喜欢吃老鳖，来省城前我费
了好大功夫，才在野塘里叉到一只，
算你有口福!”说着不由分说，抓起我
桌上的旅行杯就仰脖“咕咚”、“咕咚”
喝起来。喝完一抹嘴，就跟我讲了一
个故事，还特别强调这是他亲身经历
的。应该说，这个故事很好笑，可我
听完，脸上的肌肉象混凝土凝固了，
一点也笑不起来。

他是这样说的——
那天，他发现自家责任田里正在

灌浆的水稻蔫蔫地发白，他就到镇上
农技站去咨询水稻得了什么病，农技
干部翻来复去看他随身带去的稻禾，
说“这是二化螟”，说完给他配了农
药，让他回去兑水喷雾。营盘洼离镇
街只五里地，他摇摇摆摆地顶着烈日
往回走，很快走到了一个岔路口，往
右是营盘洼，往左是柳树井，他正要
往右拐，一阵急促的汽车喇叭声把他
吓了一跳，赶紧靠到路边，一股邪火
从胸膛里冲到了喉咙口，正要呵斥几
句，却见豪华轿车里钻出一个戴墨镜
的风度翩翩的年轻人，副驾驶位置上
还坐着一个金发女郎。年轻人连忙
恭敬地给他递烟，还给他点上火，操
着 外 地 口 音 说 ：“ 对 不 起 ！ 惊 扰 你
了！请问营盘洼怎么走？”他的火气
立马消了，猛吸了一口烟，热情地回
答和烟雾一道喷出来：“往右，再走个
两里地就到了！”“是往右吗？”年轻人
狐疑地说。“往右!”他以为年轻人没
听太清，于是加大了嗓门。“真是往
右？不会有错吧？”年轻人嘀咕着，
还是将信将疑。“到底是往右，还是
往左？！”车上的金发女郎有些不耐
烦了，像是呵斥年轻人，又像是对被
问路人发泄不满。他顿时感觉到肚
子里的一股邪火又呼地蹿上来，终
于冲口而出：“我刚才说错了！是往
左！”年轻人没再说一句感谢的话，
阴沉着脸，钻进驾驶室“轰”地发动

了车辆，往右边的路上疾驶而去，一
股尘雾呛得他直咳嗽，搞不清那年
轻 人 是 耳 朵 有 问 题 还 是 脑 子 有 毛
病！

他继续摇摇晃晃地往回走，刚
到村口，见那辆轿车正停在那里，那
个年轻人正在向人打听着什么，有
人一指：他就是钱黑牛！他不是来
了么？年轻人显然又惊又愣了，头
摇 得 像 拨 浪 鼓 ，自 言 自 语 说 ：不 可
能 ！ 不 可 能 ！ 天 下 哪 有 这 么 巧 的
事！他的火气本来就没消，听他这
么说更来气了：“年轻人，你到底怎
么回事？告诉你往右你偏不往右，
告诉你往左你却偏要往右！”年轻人
得意地说：“你让我往左，我反其道
而行之，往右不是对了吗？”然后愤
愤 地 痛 心 疾 首 地 长 叹 一 声 ：“ 这 年
头，还能听得到几句真话！”这时候，
有人吼一嗓子：“钱黑牛！他是千里
迢迢寻亲来的，说是奉他祖母之命，
来 探 望 他 从 未 见 过 面 的 姨 表 哥 ！”

“你就是我要找的钱黑牛？”年轻人
眼睛睁得铜铃般大。他认真地点了
头。父母在世时，跟他多次说起过
这门亲戚，母亲是从很远的地方嫁
过 来 的 。“ 你 真 是 我 的 姨 表 哥 钱 黑
牛？”年轻人又眯缝着双眼，把他从
头看到脚，像是鉴定着真伪，结果还
是摇了摇头。“天下哪里有这么巧的
事？又不是写小说，编电视剧！”金
发女郎看样子是年轻人的女朋友或
新娘子，忽地从副驾驶位置上跳下
来，挑衅般地看着众人：“别欺负我们
是外地人，我俩千里寻亲，这事可开
不得玩笑！”这时凑热闹的人越聚越
多，大伙儿七嘴八舌地说：“他真是钱
黑牛！又不是什么皇亲国戚，谁还冒
名顶替啊！真是！”他简直哭也不是，
笑也不是，真恨不得把自己这个简直
脑子有病的姨表弟捶个半死，他突然
发疯般冲进自家屋里，又发疯般冲出
来，冲到那个年轻人面前，气急败坏
地吼道：“这是我的身份证！仔细看
看！你不会怀疑身份证也是伪造的
吧？！”年轻人终于信了，猛地一把抱
住他，哽咽地大叫：“表哥！”他僵硬
在哪里，怎么也找不到亲人相见的
那种喜悦与激动了……

“曾几何时，人与人之间怎么变
成这样？信用缺失，信任危机啊！悲
哀啊悲哀！可怕啊可怕！”我慷概悲
壮，发表听后感。“我咋想起跟你讲这
故事？没头没脑的！我该到车站赶
车去了，家里的鸡啊猪啊还等着我喂
呢！”钱黑牛又抓起桌上的旅行杯“咕
咚”喝了个痛快，然后不容我挽留，拍
屁股就走人，边往外走边嘱咐：“老鳖
要用水养好了，死鳖吃不得！这可是
正经八百的野生老鳖！”我扯着他的
胳膊问：“黑牛，我俩过去情同手足，
不是兄弟胜似兄弟！你大老远跑到
省城，到我家来，是不是有什么事找
我？需要我帮忙？我们是谁跟谁，不
用客气，尽管这么多年没见面了，有事
你尽管开口！”黑牛憋红了脸说：“我真
的没什么事找你！正好我到省城医院
复查身体，都是那县医院狗屁医生胡
说八道，复查结果，我根本没得什么绝
症！这不，就顺便看看你。几十年没
见，想得慌哩！”任我千般挽留，钱黑牛
硬是挤出门急三火四地赶车去了。

望着他的背影，我在心里嘀咕：
“他跑到省城给我送老鳖，难道真的
没有事情找我？”

瞅着他送给我的老鳖，我又不禁
嘀咕出声：“这真是野生的老鳖？现
今野生老鳖越来越稀罕了，该不会是
人工养殖的吧？”

—— 现 在 是 你 看 到 的 故 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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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 白 的 鸽 子
□ 王念平

故 事（ 小 小 说 ）

□ 袁良才

红苹果轶事
□ 朱百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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侍者把一壶 西 湖 龙 井 端 上
桌，礼貌地给孙兆静的杯子倒好
茶便悄然退去。其实，孙兆静并
不喜欢喝茶，今天借这个有点寂
寞的休息日的午后来这里，除了
打 发 时 光 ，她 也 抱 着 一 点 奢 望
——假如幸运的话，也许能在这
浪漫的茶厅演绎一段由她担任
女主角的浪漫故事。

茶厅坐落在静安公园腹地。
孙兆静喝一口茶，默望着落地玻
璃窗外的风景。对于一个大龄女
子来说，孤单一人呆在这种场合
实在有浪费生命的嫌疑，可是，不
浪费又能怎么样？在狭小的社交
圈子里，她能选择的恋爱人选几
乎为零。在这之前，她是婚介所
里的常客，现在她已经对婚介所
心灰意冷。找意中人，婚介所绝
不是理想之所。那么，在茶厅里
会 不 会 遇 到 自 己 中 意 的 人 呢 ？
噢！是不是跑题了？她赶紧调整
心境，以自信的形象面对现实世
界。

孙兆静在等待。耐心等待她
所奢望的奇遇或者浪漫故事能早
点上演。

茶厅里人来人往，邓丽君欢
快的歌声在飘荡：“在哪里，在哪
里见过你，你的笑容这样熟悉，我
一时想不起……”在容易犯困的
仲春的午后，这里是俊男靓女们
聚会的理想场所。孙兆静看看周
围，也有孤单的男子在喝茶欣赏
风景。难道他们跟自己一样，在
这里等待奇遇或者浪漫的光临？
她以自己的心境猜度着别人的心
思。

今天来这里，孙兆静在衣着
上摒弃了一贯的深色组合。上
身是一件长至大腿部位的橘色
翻领羊毛衫，下身是黑色的紧身
裤 ，身 体 曲 线 被 勾 勒 得 恰 到 好
处：端庄里透着性感，精练而不
失妩媚。她自信她的美丽与气
质，那些正在寻找爱情的男士不
可能对她视而不见。

就这样 胡 思 乱 想 地 枯 坐 了
个把小时，孙兆静的桌旁依旧只
有她一个人。没有喝茶习惯的
她，却把一壶茶艰难地咽下了一
半。难道奇遇与浪漫只是小说、
影视里的桥段？她心有不甘，悄
悄地打量周围，那些喝茶聊天情
侣或者孤单的男子偶尔会向她
这里张望，他们对孤单而风采照
人的她充满好奇、猜想。特别是
邻座两个正在谈生意的男人，时
不时地用眼睛色迷迷地在她脸
上、胸部做扫瞄。

孙兆静突然强烈地感觉到一
种寂寥的情绪正在向她袭击，她
不想再浪费时光了，打算离开这
里。

“小姐你好，能陪你聊聊吗？”

一个衣着时髦，但样子有些猥琐
的男子不失时机地走到孙兆静的
桌前。

“你要跟我聊天？凭什么？”
孙兆静不知这个男子从哪里突然
冒出来，对这类相貌猥琐、胆大自
信的男人，她向来不屑一顾。

男子赶紧摸出名片，递给孙
兆静说：“小姐，希望能跟你做个
可以谈心的朋友。如果我没说错
的话，你和我——我们都是来此
寻找浪漫的孤男寡女，也许我们
彼此就是对方苦苦寻觅的那个
人。”

“哈哈。既然你对自己这么
自 信 ，那 我 可 以 留 一 点 时 间 给
你。说说你自信的理由。”孙兆静
心里又好气又好笑。

男子意气风发地坐在孙兆静
对面。孙兆静盯着对方，等待他
往下表演。

“我在一个角落里观察你很
久了，你一定是我向往的浪漫故
事中的女主角。我认为，我们应
该算是同命相连，都是被剩下来
族群。不过，现如今谁敢说我们
这类熬到‘齐天大剩’级别和境界
的男人女人不是人间精品呢？千
万不要悲观，我们一定要合力打
败这可恶的世俗观念，勇敢追求
我们所向往的高质量的爱情。”

孙兆静静静地看着男子的嘴
巴在一张一合。无聊的午后，感
谢这个无聊的男子给她制造了一
点乐趣。

“真的，看到你，我觉得我不
能失去一次机会，哪怕不成功，也
要给以后留下回忆的机会。怎么
说呢，最起码我能跟一个美丽优
雅的女人发生点什么……”

男子看来是喝足了茶水，滔
滔不绝地还要继续下去。

时候到了，孙兆静站起来，义
无反顾地走出茶厅。

“喂喂，不是吧小姐？好歹也
应该听我把话讲完吧。”身后传来
男子绝望而傲慢的叫嚷声，“什么
玩 意 ，谁 比 谁 差 ？ 有 什 么 大 不
了？”

走了一段路，孙兆静发现手
里还捏着那个男人的名片。当时
只顾看他说话的嘴巴，没想到名
片还死死地攥在手里。她一扬
手，把名片抛向空中。

孙兆静来到一片宽阔的草坪
上，仰望蓝天白云，禁不住张开双
臂，做出要和谁拥抱的姿势。

一对白色的鸽子映入孙兆静
的视野，望着它们相依相伴飞向
远方，不知道何时，她早已是热泪
盈眶。

这个春天的午后，孙兆静最
大的收获是，在寂寞的心空中久
久地自由翱翔着一对洁白的鸽
子。

明天女儿就要走进婚姻殿堂了，老李和
老伴这才感到自己老了。女儿长大了，就要
像燕子一样飞了，两人不免有点失落。但想
着这是迟早的事，也就释然了。晚饭后，女
儿女婿给他们详细地汇报明天婚礼的安排
情况，他们觉得万无一失，很是放心。等两
个孩子说完，老李给老伴递了一个眼色，老
伴会意，转身进了厨房，拿出个鲜艳的红苹
果递给老李。老李拿着苹果，对着女儿女婿
说：“明天你们就要成家了，我和你妈商量
后，决定把这个红苹果送给你们。”

“送一个苹果给我们？”女儿女婿睁大了
惊愕的双眼，一时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
脑。看着一对年轻人面上不解的表情，老两
口会心地笑了。老李清了清嗓子，然后给两
位年轻人讲了一个苹果的故事。

多年前，有对年轻人通过介绍，恋爱结

婚了。婚后的生活，由花前月下的无比浪
漫，变成了柴米油盐的无比琐碎。和无数的
家庭一样，新房的喜庆气氛还没有完全散
尽，矛盾就出来了。两个人都年轻气盛，谁
也不让谁。这天，又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事
争吵开了。吵过后，谁也不想先给对方低
头。一整天，谁也不理谁，就好像对方不存
在一样。到了晚上，两人背靠背，还保持着
白天的“战斗”状态，各自睡下了。

女的单位离得远，也勤快，所以每天总
是先起来。洗漱后热好先天熬好的稀饭和
馍，或在楼下买来早餐。自己吃了再将老公
叫醒这才匆匆地出门上班去。出门时，总忘
不了给老公洗一个苹果放在饭桌上。由于
先天两人吵架了，所以，女的这天早上自顾
自地走了，走时也不叫醒老公。等老公一睁
眼，天已大亮。他急忙起床，走出卧室。一

眼就看到了桌上的红苹果。以往没仔细看，
今天看这苹果格外鲜艳。苹果下还压着一
张字条，媳妇写道：“我上班走了，饭热好了，
在锅里。苹果是洗过的。”

看着桌上的苹果和字条，男的眼睛湿润
了：“你一个稼娃进城，要啥没啥，人家跟了
你。给你做饭洗衣，一心和你过日子。而你
呢 ，为 了 一 点 鸡 毛 蒜 皮 的 小 事 ，就 和 人 家
闹。闹了就闹了，自己牙齿也有咬自己的舌
头的时候。而你呢？过后还不理人家，打冷
战。如此气量，还是个男人吗？”他在自责中
想的全是媳妇的好，自己的不是。决定等下
午媳妇回家就向媳妇请罪，请求她的原谅。

本来就没多大的事，所以男的的真诚很
快就化解了矛盾。听到老公发自内心的自
责和忏悔，媳妇感动得热泪盈眶：“昨天的
事，也不能全怪你，我也有不对的地方，态度

也不好。”就这样，两人和好如初。晚上躺在
床上，两人定下一条家规：夫妻没有隔夜的
仇，今后发生争吵，不论谁对谁错，也不管先
天吵到什么程度，第二天谁起得早，就洗个
红苹果放在桌上，以表示主动和对方和好的
愿望。奇怪，自从这条家规定下后，他们互
谅互让，感情一日深似一日，争吵也越来越
少了。就是吵架了，也是红苹果一次次地帮
他们化解了矛盾危机。就这样，两人一天一
天，一年一年地直到今天。

听了红苹果的故事，两位年轻人被深深
地打动了。忙问这对夫妻是谁呀？老李喝
口茶，看了看身边的老伴说：“那男的就是
我，女的就是你妈。”听到老李的直白，老伴
两脸飞红：“这苹果可是咱家的传家宝，见证
了我和你爸多年来的风风雨雨。现在把它
传给你们，希望今后，你们能互相包容，相互
理解，相依相伴，白头偕老。”两位年轻人从
妈妈手里接过苹果，他们说，这是最好的结
婚礼物。

临近高校游旺季，记者走访
发现，诸如北京大学这样的著名
学府也难逃“到此一游”。慈济
寺山门遗址作为北大未名湖畔
的重要景观被游客写满了留言，
博雅塔、钟亭等其他景观也有多
处留言。记者发现，这些留言很
有特色，多数是高考考生的豪言
壮语。比如“北大，等我！”“我一
定要考上北大！”“九年后，北大
一定会有我的一张课桌”等。（6
月 18 日《北京青年报》）

乍一看，这些留言的确豪气
干云，充满了写画者的自信与努
力拼搏的精神。但仔细一想，在
北大校园景观上、古建筑上、甚
至是文物上写写画画，不管其写
画的内容如何，如此行为本身，
显然都是要归于乱涂乱画的，是
要归入严重的不文明行为的，甚
至涉嫌破坏与违法的。这就好
比，用龌龊的手段去达到和实现
美好的目的。目的再美好、再阳
春白雪，因为手段阴暗的问题，
其都难免有些变味。

首先，能不能考上北大，与
在北大校园的景观上留言没有
任何关系。北大是中国著名重
点大学，上北大凭的是实力和能
力，而不是在北大校园里写字留
言。如果在北大的景观和建筑

上写上“一定要考上北大”，就一
定会如愿的话，那么十二年寒窗
苦读岂不是可以直接省去了，大
家都去北大乱写乱画即可？

其次，乱写乱画者无论将来
是否能上北大，是否成为人才，成
为人才后又能否成为德才，其首
先已经在道德水准与素质上，提
前在北大“落榜”了，甚至其人品
问题、人格问题、规则意识等已
经输给了小学生甚至是幼儿园
的小朋友。因为如今，即便是只
有数岁的小孩，也是懂得不能随
意乱写乱画这个道理的。何况
是即将要上北大的高 中 生 或 者
其家长？

在 北 大 慈 济 寺 山 门 等 景 观
上写“我一定要考上北大”之类
的 豪 言 壮 语 ，满 足 的 是 个 人 私
愿，谋取的是个人私利，而其破
坏 的 ，却 是 公 共 建 筑 甚 至 是 文
物 ，是 道 德 规 范 和 公 序 良 俗 。
试想，有如此行为的学生，即便
是 考 上 北 大 ，又 如 何 ？ 能 否 真
的 成 为 社 会 所 需 要 的 人 才 ，又
能 否 成 为 德 才 兼 备 的 建 设 者 ？
这 个 问 题 的 答 案 显 然 是 存 疑
的 。 甚 至 我 们 完 全 可 以 说 ，到
处 乱 涂 乱 写 乱 画 的 学 生 ，你 以
为 自 己 需 要 北 大 ，但 北 大 事 实
上并不需要你！

年轻的时候，她很喜欢各种
各样的鲜花。

兴致好的时候，她对他说：
今天是我的生日，你要记得买花
给我啊。哦，每次他总是很乖巧
地答应着。虽然，他知道，她和
所有的人一样，一年只有一个生
日，但是，每当她有点撒娇有点
刁蛮地一个月要过十几二十个
生日时，他仍然很热情地给她买
上她最喜欢的时令鲜花。

甚至在一个冬夜，他接她下
晚班出来，北风呼啸，雪花纷飞，
她小鸟依人地靠着他的身体时，
她 突 然 对 他 说 ：今 天 是 我 的 生
日，我要你给我买鲜花。

哦，他很乖巧地答应着。他
叫她在一个避风的墙角等着，自
己一个人向大街上跑去。在万
籁俱寂的街上，他一家家地拍着
出售鲜花的店门。功夫不负有
心人，在被一家家店主嘲笑呵斥
之后，他终于为她买到了冬日里
难得的新鲜的郁金香。

那鲜美的郁金香，娇娇嫩嫩
的，调皮地向她眨着眼睛。看到
她喜出望外的样子，他乖巧调皮
地说了一句：祝你生日快乐。她
莞尔一笑，她已经记不清，和他
相爱的几年里，她已经为她祝福
了成千上百个生日了。郁金香
的幽香一直渗透到她的心灵最
柔软的地方，幸福的暖流浸满了
全身。

她激动地把自己对未来的
憧憬说给他听： 她想要一个面
积很大的花园，没有大房子不要
紧，只要有大片的土地，一年四
季种植着不同的鲜花。碧绿的
草地上，有一个简陋但典雅的小
木屋，木屋前有青石的小圆桌。
午后的阳光下，树荫底，她穿着
青花的长裙，坐在石凳上，一边
嗑着他在草地上自己种的南瓜
籽，一边欣赏着盛开的鲜花：月
季，蔷薇，玫瑰，芍药，秋菊，腊梅
……

他问她：那个时候，我在哪

里？我在做什么？她嫣然一笑：
那个时候，你是我的园丁，你是
我的花匠啊。

后来，他们结婚了。婚后的
日子里，每天似乎都有做不完的
事，上班、家务、孩子、父母，零零
碎碎的家务把日子挤得满满当
当。开始几年，他们还能勉强记
住对方的生日和结婚纪念日，还
能在这样的日子里，拥有一束鲜
花，重温昔日的浪漫。

“岁月是把刀”，这话不假，
无情的刀锋削平了年轻的棱角，
也削平了年轻的诗意年华。转
眼之间，女儿高考了。高考成绩
出来那天，他和她从黎明开始等
待。查分的人太多，一直等到中
午，才等到了那个魂牵梦萦了二
十天的分数。他和她都流泪了：
女儿很争气，那个分数足以让女
儿迈进重点本科的大门了，从小
学一年级开始，就盼着这一天，
盼了整整十二年，能不激动吗？
女儿在收获了能够安慰自己和
父母的成绩的同时，还收到了一
大捧芬芳的鲜花：百合、玫瑰、含
笑、马蹄莲——是那个和女儿从
初 一 开 始 同 窗 六 年 的 男 孩 送
的。男孩有着一张青春、帅气、
阳光，带着几分腼腆的脸，他也
考出了优异的成绩。

看见女儿手捧鲜花，脸上无
限憧憬、无比幸福的表情，她的
心里一阵冲动，她不禁用肘在他
的背后撞击了几下：我也想要，
给我也买一捧吧。

他没有像年轻时那么乖巧
地“哦”一声，他说：鲜花好贵的，
女儿把花拿回家，你再慢慢欣赏
吧。

她仍然不死心：那是男孩子
送给女儿的，我不想分享女儿的
快乐。你就给我买一支吧，记不
记得，年轻时我要鲜花，你总是
想办法买的，从来都不嫌贵。"

他笑了：要不怎么叫年轻时
呀，现在都什么年纪了？

她一下子被什么哽住了喉

咙，咽不下去，吐不出来。过去
了十八年，年轻时他为她买回鲜
花时的汗水还如昨天一样晶亮，
岁月无情，人也无情？难道十八
年之后的爱只不过是过期的花
朵，花瓣凋零，已没有了一丝暗
香残留？

她整整一个星期保持着对
他的冷漠，他终于屈服于她的倔
强的小女儿态，他带她直奔中心
城区最好的一家鲜花店。她很
随意地选了一种：什么花已经不
重要，重要的是，他还在乎她，还
爱她。店主微微一笑：好眼光，
这是本店最贵的花，99 元一支，
要几支？

她大吃一惊，他骑虎难下地
看看她，像犯了错误的孩子一样
翻着皮夹。她一把把皮夹抢过
来，连声对店主说：对不起，我们
只是看看，我们不买了。店主和
颜 悦 色 地 说 ：看 看 问 问 不 要 紧
的，这花本来就是为那些讨女孩
子欢喜的男孩子准备的，也有一
些中年人来买，做贼似的，买了
就走，多半是给干女儿买的。

他和她逃一般地跑出鲜花
店，跑到再也看不见鲜花店的一
个拐弯处，才停下来。她孩子气
地一阵大笑，笑得流出了泪水，
笑得自己都觉得有些莫名其妙：
是笑他和她刚才在花店里的尴
尬，还是笑自己人到中年还保持
的一份天真？

年轻时捧着鲜花的手，如今
已是回家时拎着白菜萝卜的手；
年轻时向往着拥有一片大花园的
心，如今是期盼家庭安康女儿早
日成家立业的心。梦中的草地、
鲜花、长裙，都被现实生活中的柴
米油盐，肥皂水电一一取代。

真实的 爱 ，该 是 水 嫩 嫩 的
卷心菜吧，她是菜心，他是那片
片菜叶，一层又一层，层层递进
地把她一层层地包裹起来。她
将手插入他的臂弯，说，我们去
菜 场 吧 ，那 里 有 我 们 最 需 要 的
鲜花。

“一定考上北大”又如何？
□ 刘 鹏

年 轻 时 的 鲜 花
□ 伍劲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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